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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科学生涯

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在日本数学会会长

小松彦三郎的陪同下，手持拐杖的华罗庚来到东

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

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他开始时使用汉

语讲，由翻译译为日语。华罗庚觉得效果不好，

征得会议主席及观众的同意后改用英语讲。讲着

讲着，华罗庚已满头大汗，他先是脱下了西装，

后来把领带也解掉了。45分钟的演讲时间已经

过了，但意犹未尽的华罗庚征得全场同意后，继

续讲了十几分钟。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暴风

雨般的掌声中坐了下来，接受献花时，华罗庚突

然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倒在讲坛上。在场的学者

们惊叫着去扶他，但他紧闭着双眼，面色发紫，

已失去知觉。晚10时9分因抢救无效，医院宣布

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华罗庚以这样的方

式，结束了他奋斗一生的数学人生。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

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是一间小杂

货铺的店主，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为养家糊口，只好听

从父亲的安排，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免学费的

人民的数学家华罗庚
○ 紫苑学会

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不到一年，因无力支付

生活费及杂费，华罗庚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

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回家后，他一面帮助父亲

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

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那时的华罗庚站

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

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

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

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

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

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

每逢遇到华罗庚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

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

掉。而每当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地抱着

书不放。在他成名之后，西方有一本数学杂志曾

刊登过一幅漫画：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

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跑。

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这

一年的12月，华罗庚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发

表论文《Sturm氏定理之研究》。也正是这一年

冬天，华罗庚染上伤寒症，卧病在床半年。虽然

在夫人吴筱元的精心照料下，华罗庚得以痊愈，

他自学成才，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

元复变函数等领域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他是数学界的泰斗，被列为芝加哥科

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他深入浅出，撰写的数学通俗

读物是青少年打开数学殿堂的金钥匙；他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留有推

广优选法与统筹法的足迹……华罗庚，作为一名教师，他培养出王元、陈景

润、万哲先等知名数学家；作为一名学者，他开创了世界一流的中国数学学

派；作为“人民的数学家”，他为祖国的科学研究及生产实践鞠躬尽瘁，最

后在自己最留恋的讲台上猝然倒下，结束了自己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卓著的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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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左腿却因肌肉组织坏死而残废了。次年，华罗

庚在《科学》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

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他也因这篇论文

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和教授杨武之的

重视，邀请他来清华大学。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学习边工

作，仅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

程，同时自学了英、法、德语，并在国际国内的

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36年，他经清华

大学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剑桥的两

年，华罗庚不愿为学位浪费时间，而是把全部精

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引

起了国际数学界的瞩目。1938年华罗庚放弃留在

英国继续做研究与教学的机会，回国受聘为西南

联合大学教授。

华罗庚离开剑桥前夕，向自己的老师哈代

告别，同时把关于完整三角和估计、华林问题与

塔内问题的结果一一告诉了哈代。哈代听后十分

高兴地说：“好极了，我和莱特正写一本书，你

的一些结果应该写进去。”哈代说的这本书就是

《数论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umbers）。他们在这本书里提到了华罗庚的

几个结果。

西南联大期间，华罗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

著《堆垒素数论》。《堆垒数素论》是一本全面

论述三角和的估计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

的应用的专著，后来成为数论经典名著，“几代

数论学家都从华罗庚的至今仍有影响的1947年

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中学到了圆法的知识”。

1947年该书在前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被翻译

成德文、英文、日文和匈牙利文等版本出版。半

个多世纪以来，这本书已成为几代数论学家引用

最多的经典文献之一。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

弹，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

鼎鼎的科学家带着各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

察。1946年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

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

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在美国期间，华罗庚收获最大的是关于体论

的研究。他以极其简单而直接的方法，接连证明

了体论方面几个重要的定理。阿廷称赞华罗庚的

结果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并写在其专著中。

1934年清华大学算学会合影。前排左三起依次为：赵访熊、郑之蕃、杨武之、华罗庚（右一）；第二排：陈省身（左一）、段学复（左四）

大师 MASTER
华  罗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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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以后文献中称为“昂·嘉当-布劳威尔-华

氏定理”的证明，华罗庚只用了半页。贝特曼用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没有

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教堂门那么宽，像茂丘西

奥的伤口一样致命啊！”来赞扬华罗庚的成就。

1950年，华罗庚回到清华，担任清华大学数

学系主任。不久，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

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

成立，他担任所长。回国之后，他在数学领域的

研究硕果累累。他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

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

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著作《数

论导引》出版；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

《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

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

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

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

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

法、统筹法。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

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优选

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华罗庚在与世界隔绝了10多年

以后，到西欧作了7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

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

果介绍给国际同行。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

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

此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

学院成立大会，并当选为院士；1984年4月，华

罗庚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的仪式，他

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直到1985年，人生中

最后的时光，华罗庚依然在不知疲倦地讲学、钻

研，将自己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数学事业。

为纪念华罗庚，家乡人集资在金坛的中山公

园为他建造了一座苏州园林式的纪念馆。纪念馆

门前的两根大柱子上刻有苏步青题写的对联：

一代畴人高山齐仰止

千秋事业祖国在腾飞

人民的数学家

除了对数学事业的热爱，华罗庚始终坚守的

还有对祖国的热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华

罗庚克服了美国设置的多重障碍，毅然偕家人回

1．1974年冬华罗庚在广西深入车间讲解优选法

2．华罗庚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

3．华罗庚在新华印刷厂同工人一起讨论应用“统筹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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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据徐贤修回忆：“伊利诺伊大学对华罗庚非

常礼遇，除聘请他外，还可以由他选择两位杰出

的青年代数学家，使伊大成为研究代数的中心。

1950年华罗庚决意全家回大陆时，伊大千方百计

挽留他，甚至有‘你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

大照料’的建议。”华罗庚一家五人于1950年2

月乘船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

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朋友们！梁园虽好，

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

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

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3月11日新

华社播发了这封信。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

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国后，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社会

活动。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前苏

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

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

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1958年

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

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中科院数学所初建时，华罗庚每天黎明都

去研究生的宿舍敲门，然后一起讨论问题或是讲

课；有时睡到半夜，他会把学生挨个叫起来，把

白天所讲题目中发现的问题再讲一遍。他从不讲

废话，也不闲扯，谈的都是数学。严师出高徒，

短时间内，在华罗庚悉心培养下，以万哲先、陆

启铿、王元、陈景润等为代表的年轻人迅速成长

起来，共同在中国开创了解析数论、典型群、矩

阵几何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他定期让研究生按指

定的问题在黑板上报告自己的想法和结果，然后

其他人在下边“评头论足”。在报告进行中，华

罗庚先生或其他人感到有问题时，就会及时插话

或提问。如果学生不能回答时，就让他站在黑板

边上想一想，当时通俗地称为“挂黑板”。在如

此浓厚的研究氛围之下，学生们自然获益匪浅。

华罗庚除直接领导三个组外，还热情支持

成立拓扑学、微分方程、概率统计、泛函分析与

数理逻辑等研究室。特别在建立研究所初期，他

就很重视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工作，数学所设

有力学组与计算机研制组，他对各方面都给予尽

华罗庚和他的学生们

大师 MASTER
华  罗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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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关怀。华罗庚支持他的老师熊庆来先生回

国工作。熊老晚年培养了杨乐、张广厚等得意门

生，为中国数学作出贡献，这一切也都离不开华

罗庚的支持。

在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华罗庚尝试寻

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

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工农

业生产中能够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

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决心带领学生

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

所谓“统筹法”，又称网络计划法，是以网

络图反映、表达计划安排，据以选择最优工作方

案，获得更佳经济效益的一种优化决策方法。例

如，泡茶需洗开水壶、茶壶、茶杯，烧开水，拿

茶叶，而画成统筹图后，易见洗茶壶和茶杯及拿

茶叶可以在烧开水时进行。而“优选法”即“黄

金分割法”，是通过黄金数来寻找最优值的方

法。华罗庚在上海炼油厂普及“双法”时，遇到

一项工程，生产组要求工厂15天完成，厂领导认

为至少需要25天。华罗庚小组用统筹法制订了施

工计划，结果6天就完成任务。

1964年初，华罗庚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

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毛泽东亲笔回函：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此

后，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

法平话及其补充》等理论著作，并亲自带领中国

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

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

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

1965年毛泽东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

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但不久，华罗庚的“双法”实践就受到了

“文革”的影响。在此危急时刻，多位党和国家

领导人对华罗庚的做法予以支持。周恩来总理

作出批示：“应给华罗庚以保护……最好以人

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

筹法”。此外，胡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主持

工作，明确表示支持华罗庚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

路。

但好景不长，1974年，江青在法家著作注释

会上，公开点了华罗庚的名，批评华罗庚到20多

个省市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1975年，

“双法”推广小分队被解散了，华罗庚也不得不

只身入东北。8月，当他从大兴安岭采伐场地到

达哈尔滨，积劳成疾，患上了心肌梗塞。他昏迷

了6个星期，一度病危。周总理闻讯，派出了为

自己看病的医生前往哈尔滨救护华罗庚。病中，

他仍为“双法”着急。他说：“毛主席交给我的

事情，没有做好就病倒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

毛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华罗庚任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继续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而尽心竭力。华

罗庚还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数学教育。为培养青少

年学习数学的热情，他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

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

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

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

“华罗庚在美国借以成名的绝大多数研究

是他在1950年回国前作的。人们可能会想，如

果他留在西方，可能完成更多的个人研究计划。

然而，如果这样，他就不可能如他最后30年所

做的，在中国发展数学及其应用中起到中心作

用”。正如菲尔茨奖与沃尔夫奖获得者塞尔伯格

教授说的那样，很难想象，如果华罗庚不曾回

华罗庚在山西推广应用优选法、统筹法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参加学术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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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个什么样子。华罗庚很重视

普及数学，这使得他“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位数学

家来，受他直接影响的人可能更多”。总之，华

罗庚不计个人得失，他对中国数学所做的巨大贡

献，足以使炎黄子孙永远记住他。

除了在科研和工作上成果累累，华罗庚担任

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

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于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

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与清华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科

学》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文，这篇文章专门讨论

“五次方程的不可解”问题，题目为《苏家驹之

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

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出身的熊庆来被这篇论

文吸引，便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

学生？”无人回答。熊庆来再问：“这人是在哪

个大学教书的？”还是无人回答。过了一会儿，

江苏籍的教员唐培经忽然想起他弟弟有个同学叫

华罗庚，拿过杂志一看，果然是“华罗庚”三

个字，便说：“这个华罗庚哪里是在什么大学

教书！他只读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庶务

员。”庶务员就是杂工。大家听后都不做声了，

唯有熊庆来反倒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这个人

可是个奇才了。唐先生，你能不能从中牵个线，

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园来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月

后，唐培经碰到时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叶企

孙问他：“熊先生让你联系华罗庚，联系上了

吗？” 

1931年8月，当华罗庚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

时，在大学内部，特别是在教授会上，有关他的

身份和生理问题，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

1929年，华罗庚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

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落下了终身残疾，走

路要借助手杖。加上他仅仅是个初中生，没有受

过高等教育，与漂洋过海觅得硕士、博士学历回

来就教的大多数教授相比，名不正言不顺。

但这位数学青年的低学历，没有抵挡住熊

庆来、杨武之和叶企孙的爱才之心。关键时刻，

叶企孙力排众议。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

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

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

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

星辰。”在他们的努力下，教授会最终决定破格

聘请华罗庚前往清华大学算学系担任资料员，月

薪40元；叶企孙还特批华罗庚跟算学本科班的

课程学习，希望能为华罗庚的数学兴趣提供优越

的发展平台。华罗庚立志“以过人的努力，追求

自己的成就”，他曾说：“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

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

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心安。”据钱伟长

回忆，他在清华由文转理，为了补上原来没有系

统学过的知识，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学习。他一

开始以为自己是清华最用功的学生，但一段时间

之后，钱伟长发现有个人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起来

了，这个人正是华罗庚。

1933年，清华大学理学院将华罗庚从属于职

员系统的图书室助理员调任为属于教员系统的助

教，并让他教授微积分课，这是第二次破格。清

华的教员标准很高，学校在讨论华罗庚能否转任

教员时争论很大，叶企孙说：“清华出了个华罗

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

华罗庚连续在中外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取

得了可喜成绩。1934年，叶企孙发现华罗庚的论

文被日本一家学术杂志刊用，欣喜之余，立即找

来熊庆来、杨武之等算学系领导们商议，最后决

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这是第三次破格。

1936年，清华大学打破常规，送华罗庚到英

国剑桥大学深造，这使他接触到世界数学领域的

前沿，追踪顶尖的数学大师，跃上世界一流的数

学家队伍之中。华罗庚以“访问学者”身份去英

国剑桥大学进修，发表了著名的《论高斯的完整

三角和估计问题》和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成

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1938年，

华罗庚回国后越过了讲师、副教授，又一次被破

格聘为西南联大也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

华罗庚深深地爱着清华，在清华园，华罗庚

走上了他的科学之路，在清华园的努力拼搏、刻

苦钻研也为他日后取得卓越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1983年华罗庚访问美国时，曾在清华校友

聚会上动情地说：“我不是清华毕业生，没有清

华文凭，但我是清华同学，不只是大学同学，也

许还是清华中学同学。我是初中毕业后到清华来

的。”就在他1985年逝世前夕，去日本讲学之

大师 MASTER
华  罗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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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还重返清华园，在清华大学的各个校门深

情地驻足。

卓越的人格修养

华罗庚回国后，为适应国家的需要，将自己

的主要精力移出最熟悉的数论领域，先后投入偏

微分方程、典型群、复变函数等领域。为了尽快

把握研究领域前沿，他从不隐讳自己的不足，而

是虚心向同行进行请教。他曾经说过：“科学是

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研究工作就要采取老老

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假浮夸。

不知就不知，不懂就不懂，不懂的不要装懂，而

且还要追下去，不懂，不懂在什么地方；懂，懂

在什么地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

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

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在他古稀之年去西欧访

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

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华罗庚每到一个地方去演

讲，必讲对方最拿手的东西，其目的是希望得到

指教。在英国时，一位友人问他回国后的打算，

华罗庚说：“在我几十年的数学研究生涯中，最

深的体会是，科学的根本是实。我虽然年近古

稀，但仍以此告诫自己。树老易空，人老易松，

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

实以终。这是我对自己的鞭策，也可以说是我今

后的打算吧。”

华罗庚严于律己，对学生确有别样的关心。

如果年轻学生向他提问题，他不是把学生提的问

题拿回去，一晚做出非常漂亮的解答，而要跟学

生一起来做。他说跟学生一起做，学生就发现，

原来这个老师或者专家也不是天才，他拿到这个

问题以后，也不是一下子脑子里就有了很完整很

漂亮的答案，可能一开始也感到惶恐，无处下

手，也感到中间可能有曲折。华罗庚认为，这能

让学生深切地了解，种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解决

问题时，老师和专家也照样会遇到曲折与障碍。

改革开放以后，宣传杨乐和张广厚较多。华

罗庚在哈尔滨住院期间，医生和护士曾问他，报

上宣传的杨乐、张广厚是不是你的学生，华老说

不是，他们是我的师弟，我们有共同的老师熊庆

来先生。华罗庚对后辈的提携由此可见一斑。

华罗庚爱护、提携年轻人的最好例子莫过于

对于陈景润的培养。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

作时，发现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中有些地方

可以改进，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寄给了华罗庚。

华罗庚得知后很高兴，认为陈景润是个有想法、

肯钻研的人，便邀请他作为代表参加全国数学论

文报告会。陈景润平时很少与人交往，性格比较

孤僻，但华罗庚并不介意，因为他看出陈景润是

个能一心一意做数学的人。不久之后，华罗庚就

把陈景润调到数学所工作。也正是因为有了华罗

庚的悉心栽培，陈景润才得以在将来摘下“数论

王冠上最美的珍珠”。

在一次演讲中，华罗庚提出：“观棋不语

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

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

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

毛病时，一定要修正。华罗庚自己一直践行着这

种观点。“文革”期间，他身处逆境，虽无力拨

乱反正，但仍然谆谆教导学生不随波逐流，不迷

失方向。他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曾私

下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

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

自家没有本事，反怪罪数论，滑稽！”

 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卓越的成就和伟大的人

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成为中国

科学家的楷模。

华罗庚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